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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方言句末“個的”的功能及其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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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潮安方言句末“個的”可按照具有過去焦點化功能和表確認語氣的“個是……個的”結構分

為“個焦點”“個確認”。“個焦點”的焦點標記用法和“個確認”的語氣詞用法均不成熟，都

需要在“個是……個的”結構中與“個是”共同承擔過去焦點化功能和表達確認語氣。潮安

方言句末“個的”相關的演變路徑為：（1）量詞→不定代詞→有定代詞→判斷詞→對比焦
點標記；（2）量詞→不定代詞→有定代詞→結構助詞→對比焦點標記。“個是……個的”

結構的功能演變路徑為：表判斷→標記對比焦點→表確認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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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關於現代漢語句末“的”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概括“（是）……的”句裡“的”

的功能上，方家從各個角度對“的”的句法功能進行考察。李訥等（1998）從話語角
度出發，確立了句末“的”在語氣詞系統的定位，它屬於情態助詞類，表達主觀的確

認態度。齊滬揚（2003）從歷時角度考察了句末語氣詞“的”的虛化機制，分析了語
氣詞“的”與助詞“的”的分化與區別。袁毓林（2003）從焦點理論出發，通過分析
包含句尾“的”的事態句在語義結構上的特點，揭示了“的”的句法功能是名詞化，

語義功能是自指，語用功能是表示確認語氣；完權（2013）進一步指出加在事件句末
的“的”不是事態句的形式標準，句末“的”的作用是加強所附著的語言單位的指別

度。范曉蕾（2024a）從“的”自身的語法作用出發，根據可否隱去，可否用於疑問句，
對所述事件及焦點成分的語法限制，對整句語篇功能的影響等將“的”分為“過去焦

點化”和“確認語氣”兩種功能。

與普通話的“（是）……的”句不同，潮安方言 1句末的“個 [kai55]”僅在“個是

[kai-42]……個的 [kai55-21]”結構中使用，不能單獨出現，即“個是”不能省略。例如：

(1) a. 伊個八點行個。（他是八點走的。）
 b. *伊八點行個。

普通話中一些可以使用句末“的”表確認語氣的直陳句，潮安方言通常使用情態

動詞“有”或“個是……個的”結構表達。例如：

(2) a. 伊有讀過大學。（≈他上過大學的。）
 b. 伊有食熏。（≈他抽煙的。）
 c. 伊個解轉個，汝免煩惱。（≈他會回來的，你別擔心。）

以上潮安方言的語言事實說明，“個的”與普通話句末“的”的句法語義功能存

在一定的差異。由於潮安方言的“個的”只在“個是……個的”句中出現，本文通過描

寫潮安方言“個是……個的”句的句法語義分佈，並將“個的”與具有類似功能的“個是”

“有”等比較，分析“個的”與普通話“的”的異同，歸納“個的”的句法分佈和功能

意義。聯繫早期文獻語料，探討“個的”的演變。為普通話句末“的”的研究提供新

的方言材料與思考方向。

1 本文潮安方言具體指潮州市潮安區登塘鎮白水村通行的方言，為作者母語方言。語料來自作者內
省，並經過發音人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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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是……個的”句的句法語義分佈

本文討論的“個是……個的”句是指由動詞性成分 VP充當謂語核心的句子，不包
括名詞性成分充當謂語核心的句子。

2.1. 具有過去焦點化功能的“個是……個的”句

“個是……個的”是典型的對比焦點結構，能標記窄焦點和寬焦點，不可省略，省

略後不能完句。通常不能用於對話的始發句單獨報導信息，需要有前文預設。例如：

(3) 甲：我聽呾伊只下伫書店上班。（我聽說他現在在書店上班。）
 乙：□ [hẽ21]啊，伊 *（個）舊年去 *（個）。（是啊，他是去年去的。）
(4) 甲：我睇著伊暗靜偷走。（我看到他偷偷走了。）
 乙：伊無偷走，*（個）我叫伊走 *（個）。（他沒有偷偷走，是我叫他走的。）

例（3）標記的是窄焦點“舊年去年”，例（4）標記的是寬焦點“我叫伊走”。在
例（3）–（4）中，所標記的焦點傳達的是非預設的新信息。如例（3），存在前文談
話雙方斷定 VP所指的事件已然發生且為真的預設（范曉蕾  2024a），即“伊佇書店
工作他在書店工作”這一事件已然發生且為真，乙用“個是……個的”標記了傳達新信息的

對比焦點——“舊年去年”，補充了與“伊伫書店工作他在書店工作”這一事件相關的新信息。

因此例（3）的乙句也可以是特指問的回答，如：

(3') 甲：伊個相時去書店上班個？（他是什麼時候去書店上班的？）
 乙：伊 *（個）舊年去 *（個）。（他是去年去的。）

例（4）中也存在談話雙方斷定 VP所指事件已然發生且為真的預設，即“他走了”
這一事件已然發生，但不是“偷偷溜走”，而是“我叫伊走”，因此“我叫伊走”是

非預設的新信息。

存在如此預設，“個是……個的”結構裡 VP所指事件的時體特徵必然是過去事件。
例如：

(5) 甲：伊個相時去個？（他是什麼時候去的？）
 乙：伊 *（個）昨日去 *（個）。（他是昨天去的。）
(6) 甲：伊個佇睇乜個？（他是在看什麼？）
 乙：伊（個）佇睇電視（*個）。（他是在看電視。）
(7) 甲：伊個相時著去？（他是什麼時候得去？）
 乙：伊（個）明日著去（*個）。（他是明天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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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甲：聽呾伊明日愛去書店。（聽說他明天要去書店。）
 乙：伊（個）後日正愛去（*個）。（他是後天才要去。）

例（5）中“個是……個的”用於過去事件，標記對比焦點，不能省略。例（6）
顯示，“個是……個的”結構不能用於現在正在發生的事件，句子裡的“個是”是焦

點標記，可以省略。例（6）–（8）表明，“個是……個的”不能用於現在、將來事件，

句子裡的“個是”是焦點標記，可以省略。從 VP所指事件的時體特徵來看，例（6）–
（8）裡的“個是”與例（5）的“個是……個的”的焦點標記功能不同，例（5）的“個是……

個的”結構具有“過去焦點化”的功能，標記 VP所指事件是過去事件的焦點，排斥非
過去事件；單獨使用的焦點標記“個是”則只能標記非過去事件。二者在形式上也有

可否隱去的區分。

2.2. 表確認語氣的“個是……個的”句

潮安方言還存在可以省略“個是……個的”結構的句子，在這些句子中，“個是……

個的”可自由隱現。
2例如：

(9) 甲： 份工著本科學歷，伊個學歷解𤰉阿𣍐？（這份工作需要本科學歷，他的

學歷夠嗎？）

 乙：汝免煩惱，伊（個）有讀過本科（個）。（你不用擔心，他上過本科的。）

例（9）中，存在預設“前文裡談話的另一方質疑謂語 VP所指的命題是否為真”
（范曉蕾  2024a），即該句的焦點，謂語 VP“讀過本科”雖是前文提及或隱含的舊信
息（甲質疑他是否上過本科），但其所指的事件還未被判定為真。隱去這裡的“個是……

個的”結構後，句子的肯定語氣減弱了，意思不變。所以“個是……個的”結構起到的

是加強確認和強調的作用，應該區分其與有過去焦點化功能的“個是……個的”結構，

它們在對句子的時體要求上也有所不同。例如： 

(10) 甲：伊有去阿無？（他去了沒有？）
 乙：伊（個）有去（個）。（他去了的。）

(11) 甲：個門個有開阿無？（那個門到底有沒有開？）
 乙：門（個）開佇塊（個）。（門開著的。）

(12) 甲：唔知伊後日愛去阿無？（不知道他後天要去不去？）
 乙：汝免煩惱，伊後日（個）愛去（個）。（你別擔心，他後天要去的。）

2 其隱現是整個框架結構共同出現或共同省略，不是單個出現或單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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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12）分別報道了過去、現在、將來事件，表確認的“個是……個的”

結構均可自由隱現，隱現前後只有語氣強弱的差別。

因此，我們根據可否隱現與謂語VP所指事件的時體特徵，將潮安方言的“個是……

個的”結構分為兩種，它們的句法功能、前文預設和焦點狀況也各不相同。總結如下

表 1：

表 1  “個是……個的”句的句法功能、VP時制、前文預設與焦點狀况

個是……個的

句法功能 VP時制 前文預設 焦點狀況

對比焦點結構，
過去焦點化，
省略後不能完句

過去事件
前文談話雙方斷
定 VP所指的事件
已然發生且為真

新信息，補充謂語
VP的有關信息

確認語氣，
可自由隱現

無限制

前文裡談話的另
一方質疑或詢問
謂語 VP所指的命
題是否為真

舊信息，確認謂語
VP的真值

2.3. “個的”與普通話“的”的異同

根據上述兩種結構，我們可將潮安方言在表過去焦點化“個是……個的”句中的

“個的”稱為“個焦點”，在表確認語氣“個是……個的”句中的“個的”稱為“個確認”。

這進一步支持了范曉蕾（2024a）的論證：普通話句末“的”分為“的焦點”“的確認”。

但潮安方言“個的”和普通話“的”還存在一定的差異，本小節對此進行考察。

潮安方言句末的兩個“個的”都不能單獨出現，必須在“個是……個的”結構中出現；

普通話的“的”可單獨出現在句末。例如：

(13) 潮安話：伊 *（個）昨日去 *（個）。
 普通話：他昨天去的焦點。

(14) 潮安話：門（個）有開佇塊（個）。 
 普通話：門開著（的確認）。

由此可見，“個確認”還不是成熟的語氣詞，其語法化程度還沒有普通話語氣詞

“的”高，不能自由隱現。

普通話“的焦點”句很多能變為分裂焦點句“是 XP+V的 O”，末尾 VP可提前到
主語中，“的確認”句則不行。而潮安方言無論是哪類“個是……個焦點”句，一般都不

能進行這樣的句式變換。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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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普通話：a.他是昨天去的學校。
 潮安話：b.伊個昨日去學校個焦點。

  c.*伊個昨日去個學校。

3. “個的”的句法語義功能

“個焦點”與“個是”同是對比焦點標記，“個是……個確認”結構和情態動詞“有”

同表確認，本節通過比較其異同，對“個焦點”“個確認”的句法語義功能進行更深入的

探討。

3.1. “個焦點”與“個是”的異同

句法上，有過去焦點化功能的“個焦點”不能單獨使用，必須與“個是”構成“個是……

個焦點”結構，用於標記過去事件，補充新信息。“個是”則可單獨使用做對比焦點標記，

其標記的謂語 VP沒有時體限制。例如：

(16) a. 伊 *（個）前年畢業 *（個）。（他是前年畢業的。）
 b. 伊（個）明年畢業，    今年。（他是明年畢業，不是今年。）

（16a）中，“個是”和“個焦點”都不能省略，共同合作完成標記對比焦點的任務，

“前年畢業”是過去事件。在（16b）中，“個是”可以省略。使用“個是”時，句子

肯定了畢業的時間是“明年”，是可預測的將來事件，排除了包括“今年”在內的其他

時間，其焦點具有強烈的 [+排他性 ][+對比性 ]的語義特點。說明潮安方言“個是”的

焦點標記功能更加成熟，而“個焦點”的焦點標記功能需要通過與“個是”共現來構建。

“個焦點”只能標記過去事件的信息焦點與“個焦點”的來源有關，詳見 4。

進一步的證據是，普通話句中的“是”重讀時表強調（Chao 1968；朱德熙  1982；
呂叔湘主編  1999等），可將緊鄰其後的成分標示為焦點（謝佳玲  2002）。潮安方言
的“個是”與“是”相同，“個是”的位置決定了句子的焦點而不是“個的”。例如：

(17) a. 伊個相時畢業個？（他是什麼時候畢業的？）
 b. 伊前年個畢業阿未？（他前年是畢業了沒？）
 c. 個底個前年畢業個？（是誰前年畢業的？）

緊鄰在“個是”之後的是句子的焦點，因此疑問詞只能出現在緊鄰“個是”之後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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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個是……個確認”句和“有”的異同

情態動詞“有”構成的“有 VP”句在閩南方言中十分發達，常對譯為普通話“VP
的確認”句。例如：

(18) 甲：伊有去阿無？（他去了沒有？）
 乙：伊有去。（他去了的。）

(19) 甲：個門個有開阿無？（那個門到底有沒有開？）
 乙：門有開佇塊。（門開著的。）

(20) 汝有食熏阿無？（你抽煙的嗎？）

李如龍（1986）認為閩南話的助動詞“有—無”是用來肯定或否定動作的發生或
性狀的存在的。施其生（1996）也指出汕頭話的“有”用在動詞性成分之前肯定事件
的現實性。潮安方言的“有”可用於過去事件、現在事件、慣常事件，如例（18）–
（20）；也可以用於有計劃、可預測的將來事件，如：

(21) 甲：伊後日愛去阿無？（他後天要去嗎？）
 乙：伊後日有愛去。（他後天要去的。）

(22) 甲：汝彳亍落叫愛去物乜個？（你急匆匆地要去幹什麼？）
 乙： 我唔記得今日個初一，無買錢財，只陣（*有）愛來去買。（我忘記今

天是初一，沒有買紙錢元寶，現在要去買。）

例（21）中，“後日去”是一個有準備的計劃性將來事件，乙使用“有”向甲確
認了這一計劃的存在。例（22）“唔記得不記得”表明“只陣愛來去買現在要去買（東西）”是

無準備無計劃的將來事件，在說話那一刻才做出決定，因此不能使用“有”確認尚不

存在的事件。可見，“有”的功能是確認 VP所指事件的存在，范曉蕾（2024b）稱
“有”編碼了靜態屬性的體貌義“存在體”。

表確認的“個是……個的”結構與“有”一樣，可以用於過去、現在、慣常和計劃

性將來事件，不用於無計劃的將來事件。這是因為即使要主觀確認某種事件的發生或

存在，謂語 VP也應該具備一定的現實性。例如：

(23) a. 甲：伊有去過阿無？（他去過沒有？）
  乙：伊個去過個。（他是去過的。）
 b. 甲：個門個有開阿無？（那個門到底有沒有開？）
  乙：門個開佇塊個。（門是開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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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甲：唔知伊有食熏阿無？（不知道他抽不抽煙？）
  乙：伊個有食熏個。（他是抽煙的。）
 d. 甲：伊後日愛去阿無？（他後天要去嗎？）
  乙：伊後日個愛去個。（他後天是要去的。）
 e. 甲：伊愛去底塊？（他要去哪裡？）
  乙：伊（*個）愛去買物件（*個）。（他要去買東西。）

a句是過去事件，b句是現在事件，c句是慣常事件，d句是計劃性將來事件，都可
以用“個是……個的”結構進行確認，e句是無計劃的將來事件，不能用“個是……個的”

結構進行確認。其中，c句的謂語 VP必須使用“有”表示慣常體。

“有”不能與表示事態變化的“了 2”“去”共現，而表確認的“個是……個的”可

以。例如：

(24) a.伊個畢業了 2個。（他是畢業了的。）

 b.伊（*有）畢業了 2。（他畢業了。）

(25) a.幅畫個分我物壞去個。（這幅畫是被我弄壞了的。）
 b.幅畫（*有）分我物壞去。（這幅畫被我弄壞了。）

“有”給句子的謂語 VP帶來了靜態性的體貌效果，因此在表示過去事件時排斥
表示動態變化的“了 2”“去”。

句法位置上，情態動詞“有”屬核心動詞前的輔助成分 Ad（袁毓林  2003），可
看作 VP謂語的一部分，表確認的“個是……個的”結構的轄域涵蓋了整個謂語 VP，
因此可以與情態動詞“有”共現，以增強句子的確認語氣和強調意味，如上文例（9）
（10）（23c）。

雖然“有”和“個是……個的”都表確認，但“有”的確信度比“個是……個的”的

低。可以從它們能否用於疑問形式證明，如：

(26) a. 伊有來阿無？（他有沒有來？）
 b. 伊有來□ [hẽ21]？（他來了嗎？）
(27) a. *伊個有來個阿無？
 b. *伊個有來個□ [hẽ21]？

“有”可以在反復問句和“嗎”字句中使用，但“個是……個的”結構不行。這說

明，“個是……個的”結構的確認語氣比“有”更強。也進一步證明了表確認的“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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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結構和有過去焦點化功能的“個是……個的”結構在形式上的區分，因為後者可

轉變為疑問形式，前者不行。例如：

(3') 伊是    *（個）舊年去 *（個）？（他是不是去年去的？）

通過比較，總結潮安方言“個是”“有”和句末“個的”的句法語義功能如下表 2：

表 2  潮安方言“個是”“有”“個的”的句法語義功能

句法分佈 語義功能

個是

句子焦點前，可單獨使用，可自由隱現，
可與“個的”構成“個是……個的”結構

焦點標記

個焦點

句末，與“個是”構成“個是……個的”結
構，不單獨使用

與“個是”構成“個是……個的”
結構，標記過去事件焦點

個確認

句末，與“個是”構成“個是……個的”結
構，不單獨使用

與“個是”構成“個是……個的”
結構，表主觀確認語氣

有 核心動詞前
情態動詞，確認事件存在，主觀
性較“個是……個的”結構低

4. “個的”的演變

閩語對應普通話“的”的本字是否為“其”，在語言學界存在一定的爭議。

認為本字是“其”的，如梅祖麟、楊秀芳（1995）認為南方方言是結構助詞、量詞用
同一個虛詞，閩南話受其他南方方言的影響，使用結構助詞“其”作量詞。李如龍（2001）
從音韻對應關係出發，認為閩南話相當於普通話“的”的 [e]本字是“其”，再聯繫東南
諸方言，認為閩語的“其”可以理解為直接繼承量詞“個”發展出的指示代詞而來。

懷疑本字非“其”的，如趙日新（1999），他指出量詞用作結構助詞很常見，而
結構助詞“其”用作量詞的情形則讓人難以理解；並指出閩西北、閩中、閩北以及海

南省海口等地的閩語也用“個”作為結構助詞。本文認為，無論“其”是不是本字，

方家所論，結構助詞與量詞的關係都十分緊密，結構助詞由量詞演變而來毋庸置疑。

“個”最早見於書面語是作量詞用的（趙日新  1999），“其”沒有量詞用法，因此潮
安方言的結構助詞寫作“個”無可非議。

在早期傳教士文獻 3中，“個”有以下幾種用法。例如：

3 本文選用的語料來自口語教材《汕頭話讀本》（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 Lim 1886）
《汕頭話手冊》（Manual of Swatow Vernacular with a Dictionary of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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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Uá-kâi chhiú-ẽ kâi nâng! Khá sĩ chí-kâi Lâi-sũn mé?
 我個手下個儂！豈是只個來順乜 ?
 我那個底下人？可是那個來順麼？（Gibson 1907：問答章之三）

第一個“個”是有定代詞，意為“那個”；第二個“個”是結構助詞“的”，做

定語標記；第三個“個”是量詞。

(29) Tsa-mêⁿ i tshng-sí kâi-nâng
 昨夜伊刺死壹人

 Last night he stabbed a man to death.（Lim 1886: 166）
 （昨晚他刺死了一個人。）4

這裡的“個”可視作不定代詞“（一）個”。

(30) kâi iáu-sĩ Tieⁿ tūa Lãu-iâ chhiáⁿ lṳ́ khṳ̀ Khèng Hũe-tnĝ kò chiah̍-toh.
 個夭是張大老爺請汝去慶會堂塊食桌。

 原來是張大老爺請您在慶會堂吃飯阿！（Gibson 1907：問答章之十）

這裡的“個”是有回指功能的有定代詞。

(31) i kâi tó̤ ái mih sṳ̄? 
 What is he groaning about?（Fielde 1883: 3）
 （伊個在唉乜事？他是在哀嘆什麽事？）

這裡的“個”是判斷詞，意同“是”。

(32) Lṳ́ siá kâi jī iân uá kâi 
 爾寫個字贏我個

 Your writing is better than mine. （Lim 1886: 49）
 （你寫的字比我的好。）

Words in the Swatow Dialect, Gibson 1907）、辭典《汕頭方言的發音及釋字辭典》（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Fielde 1883）。這些文獻雖名為“汕頭話 /汕頭方言”，
從記錄的音韻特徵看，它們實際雜糅了今整個潮汕地區各地方言的發音與習語（馬重奇、馬睿穎  
2020）。可借鑒這些早期文獻進行潮安方言的歷時考察。

4 文獻原文若無中文翻譯或方言漢字形式，則筆者以括號形式進行標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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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個”是位於句末的結構助詞，做名詞化標記。

(33) M̄-sĩ tshâi-chhêng hó, sĩ tú-tieh̍ tsãu-hùe kâi, ãu-lâi khṳ̀ hù hieⁿ-chhì kù-uã tiêⁿ, 
kàu chhit poih nîⁿ ãu chiàⁿ tèng Kṳ́-jîn.

 唔是才情好，是堵著造化個，後來去許鄉試幾夥場，到七八年後正中舉人。

 不是文才好，是遇到造化的，後來去那鄉試幾場，到七八年後才中了舉人。

（Gibson 1907：問答章之九）

此處“是……個的”不能省略，說明它是有過去焦點功能的“是……個的”句。

上述材料中，沒有表確認語氣“個是……個的”的用法，可推定這種用法的出現是

較為晚近發生的事情。據此，我們可初步構擬出潮安方言句末“個的”的演變過程。

趙日新（1999）指出，“個”在後代產生的一系列變化都是由“個”前數詞“一”
的省略引發的。“一”之所以能省略，是因為“個”的廣泛使用使得“一個”中的數

詞“一”的指數功能產生了分化：一類是數量意義很強的不能省略的數詞“一”；另

一類“一”的指數功能已弱化到可以忽略不計的程度，成為羨餘成分，省略後對句子

意義沒有影響。當量詞“個”省略數詞“一”時，其數量義慢慢淡化，在表量的同時，

逐漸衍生出表不定指的輔助性功能（張誼生  2002）。隨著指量功能的弱化，其指稱功
能不斷增強，“個”從不定代詞自然發展成有定代詞。不但量詞“個”前的“一”可

省，其他量詞前的“一”也可，因此潮安方言的“量名”結構有做定指的功能。例如：

(34) 個手機 /本書 /件衫 /頂帽挈來。（那個手機 /那本書 /那件衣服 /那頂帽子
拿過來。）

石毓智（2002）指出南方方言的結構助詞“個”是量詞經由指示代詞發展而來的。
潮安方言的情況亦如是。潮安方言的量詞“個”在量名結構做定指時有兩解，如：

(35) 伊個儂就坐伫塊，汝做呢無睇著？（他這個人就坐著，你怎麽沒看到？ /他
的人就坐著，你怎麽沒看到？）

既可以將“個”理解為有定代詞“（這）個”，又可以將“個”理解為結構助詞

“的”。也就是說，定語標記“的”是在“NP個 NP”這一回指結構中經過重新分析
產生的。即：

(36) 伊 [個儂 ]→ [伊個 ]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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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助詞“個的”可以與判斷詞“個是”構成判斷句“S個是X個的（NP）”，當中
心語 NP隱去或做主語時，“個的”位於句末，此時句子發生了歧義。例如：

(37) a.張床個伊做個（，    買個）。（這張桌子是他做的，不是買的。）
 b.張床個伊做個，    我做個。（這張桌子是他做的，不是我做的。）

（37a）中“個的”是結構助詞，整個“伊做個的”結構是體詞性的，具有指稱義（陸

儉明  1990），賦予了“床桌子”區別於其他事物的特徵，對“床桌子”進行了分類，屬

於判斷句。（37b）中，“個的”是對比焦點標記，“個是伊做個的”結構做謂語，是謂

詞性的，具有陳述義（陸儉明  1990），對“床桌子”的屬性進行說明，是斷言。判斷

句對事物的屬性、狀態等進行判斷和分類，達到區分其他事物的效果，因此具有 [+對
比性 ]，緊跟在判斷詞“個是”後的成分一般都是句子的焦點，因此判斷句很容易就發

展成對比焦點結構，“個是”也進一步虛化成有強調作用的對比焦點標記。

即對比焦點結構是在“S個 VP個”結構中經過重新分析產生的：S個 [VP
個 ]→ S[個 [VP]個 ]。“S個 VP個”在無標記的情況下 VP所指事件是默認為過去
事件的，如“床是做的”，得先“做了”才有“床”。因此對比焦點標記“個”具備

的是“過去焦點化”功能。對比焦點結構“個是……個的”的功能逐漸擴散，其轄域範

圍不再局限於 VP所指必須為過去事件，VP所指事件可以是慣常事件，可以是現在正在
發生的事件，還可以是有計劃可預測的將來事件，5“個是……個的”的標記過去的時體

特徵逐漸減弱，標記焦點的功能更加凸顯，從而具有了更加主觀的表確認語氣的作用。

此外，早期傳教士文獻中，也有“個”6用作判斷詞“是”的例子。我們認為，這

一語素的本字應該是“個”。從歷史上看，判斷詞“是”從表回指的指示代詞在特定

句法環境中逐漸發展而來的（王力  1958；Li & Thompson  1977等）。潮安方言的“個”
也具有回指功能的有定代詞的用法，如上文例（30），應具有與“是”類似的演變過
程，即可由具備了回指功能的有定代詞“個”進一步發展出判斷詞的用法。如：

(38) 甲：坐伫塊只主個乜儂？（坐著的這個是什麽人？）
 乙：a.個 [kai55-24]我同學。（那個是我同學。）
  b.個 [kai213-42]我同學。（是我同學。）

5 據范曉蕾（2024a），慣常事件是過去事件與將來事件之間的接口，句末“的”的事件類型擴展
過程可構擬為：過去焦點化→確認過去→確認慣常→確認將來。潮安方言應如是。

6 都標做 [kai]，陽平調，與“個”同音。傳教士文獻中不標句中變調，均標本字調。即文獻作者認
為該語素本字為“個”。



4972025年7月　第104卷  第2期
July 2025　   Volume 104  Number 2

這裡“個”的讀音不同，意義不同。變調為陽上 7時，“個”做有定代詞，回指對

話語境裡出現的名詞性成分。變調為陰上時，“個”做判斷詞，表示“是”。這種臨

界環境是“個”語法化成判斷詞的語法環境。梁銀峰（2012）指出當指示代詞“是”
與它的先行詞（這時已經話題化了）處在前一句中或者同一句內時，就形成了 [NP話題，
是主語＋ NP謂語 ]，即“話題—評述”式結構，“是”在這種語境中發展為繫詞。

例（38）可以這麼解釋：前文出現的“坐伫塊只主坐著的這個人”是話題，主語的位置

被回指性代詞“個那個”所佔據，因此“坐伫塊只主坐著的這個人”和“個”具有同指關係。

當這種“話題—評述”式結構需要表達出該話題和表語名詞之間的關係的時候，那麼話

題就被重新分析為等式句的主語，而回指代詞“個”就發展為判斷詞。潮安方言的量詞

都可做回指性代詞，只有“個”發展出了判斷詞的用法，可能與它是通用量詞有關。

語音上，“個”做判斷詞時，前變調為陰上，根據潮安方言的變調規律，可知其

本調為陰去調；而做通用量詞時，“個”的本調為陽平調，從聲調來說，似乎不同字。

“個”在《廣韻》中是古賀切，去聲個韻見母，在當代潮安方言中應該讀陰去調。黃

燕旋（2016）認為，通用量詞“個”如今讀為陽平調，可能是再次變調，把變調當做
本調造成的。如此說來，判斷詞“個”可能就是因為保留了本調，才與通用量詞“個”

同聲不同調。

而如何從判斷詞發展成焦點標記，上文已有論述，在此不贅述。

綜上，潮安方言句末“個的”相關的演變路徑如下：

(39)  判斷詞→對比焦點標記

  
  量詞→不定代詞→有定代詞

  
  結構助詞→對比焦點標記

5. 結語

本文通過與普通話句末不同類型“的”的比較，根據焦點類型、前文預設、時體

特徵、可否隱現等標準，將潮安方言的“個是……個的”結構分為兩類：有過去焦點化

功能和表確認語氣。有過去焦點化功能的結構標記新信息，補充謂語 VP有關信息；
表確認語氣的結構標記舊信息，確認謂語 VP的真值。

7 潮安方言使用單個量詞做回指性代詞時，非促聲調的量詞都變調為陽上調，促聲調的量詞都變調
為陽入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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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個是……個的”的兩類結構，將“個的”分為“個焦點”“個確認”兩個，“個焦點”

的焦點標記用法和“個確認”的語氣詞用法均不成熟，都需要在“個是……個的”結構中

與“個是”共同承擔過去焦點化功能和表達確認語氣。

結合早期文獻和共時語料，歸納出潮安方言句末“個的”相關的演變路徑：1）量
詞→不定代詞→有定代詞→判斷詞→對比焦點標記；2）量詞→不定代詞→有定代詞→
結構助詞→對比焦點標記。“個是……個的”結構的功能演變路徑：表判斷→標記對比

焦點→表確認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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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ntence-final [kai55] in the Chao’an dialect can be classified as [kai55-21]focus and [kai55-21]confirm, 
based on the “[kai-42]...[kai55-21]” construction, which serves functions of past-focus and affirmation. 
However, [kai55-21]focus cannot independently serve as a focus marker, nor can [kai55-21]confirm function 
alone as a modal particle. They both require co-occurrence with [kai42] in the “[kai42]...[kai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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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quantifier → indefinite pronoun → definite pronoun → copula → contrastive focus marker; 
(2) quantifier → indefinite pronoun → definite pronoun → structure auxiliary → contrastive 
focus marke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kai-42]...[kai55-21]” construction follows the path: 
Expressing judgment → Marking contrastive focus → Expressing confirmatory m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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